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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根茶梗，串起六百年南北传奇。
一、临涣棒棒茶之源流
安徽濉溪县临涣镇，地处淮北平原，自

古不产茶，却有着六百余年的饮茶习俗。
临涣棒棒茶，以其独特的原料——茶

梗，以及须用当地回龙泉等古泉水冲泡方
能呈现汤色红亮、滋味甘醇的特质，闻名于
皖北乃至全国。

据地方文史考证，临涣饮茶之风始于
明代。彼时，徽商沿水路将南方茶叶及其
副产品北运至淮北地区。临涣茶馆在经营
中发现，有一种来自“六安”的粗老茶梗，价
格低廉却极其耐泡，且与当地碱性泉水相
得益彰，煮出的茶汤色如琥珀、入口绵甜。

久而久之，棒棒茶便成了临涣茶馆的
招牌，代代相传至今。

然而，长期以来，临涣棒棒茶所用之茶
梗被通俗地称为“红茶棒”，许多人望文生
义，以为其源自清代才兴起的工夫红茶。
这一说法在历史年代上存在明显矛盾——
明代尚未有红茶，何来红茶梗？

二、“六安茶”在明清岭南及南洋语境
中的真实所指

要厘清棒棒茶的原料来源，必须先还
原一个重要的历史概念：

明清时期，在岭南及东南亚华侨市场
中，“六安茶”一名，所指往往并非皖西六安
的绿茶，而是产自祁门的安茶（亦称“六安
篮茶”“老六安”）。

这一认知有多重史料支撑：
商贸文献：民国时期孙义顺安茶茶票

明确记载：“运至贵省香港佛山各埠，曰‘六
安茶’。”香港、澳门及南洋老茶行长期将陈
年安茶标注为“六安茶”“顶旧六安”“老六
安”。

医籍记载：赵学敏《本草纲目拾遗》引
张逢原语“六安茶能清骨髓中浮热，陈久者
良”。此语强调“陈久者良”，与皖西六安绿
茶“贵新”的特性截然相反，而与以陈年为
贵的祁门安茶完全吻合。

方志线索：明永乐《祁阊志》记载祁门
产“软枝茶”，即为安茶的前身；清宣统《祁
门县乡土地理志》则明确记载安茶仿六安
制法，但产地已在祁门。

侨销实证：19 世纪至 20 世纪初，港澳
及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等地的“六安茶”
几乎均指祁门安茶。当地华人至今仍习惯
称陈年安茶为“老六安”。

由此可见，临涣棒棒茶传统中所说的
“六安茶梗”，其母体正是当时被称作“六安
茶”的祁门安茶，而非皖西六安的绿茶。

三、安茶精制与“六安茶骨”的产生
祁门安茶（六安篮茶）在制作工艺上有

别于一般茶叶。它在精制过程中，需要经
过严格的拣剔工序，将较为粗老的叶片和
茶梗筛选出来。

这些筛分出来的粗老茶梗，在传统茶
行术语中被称为“茶骨”“六安骨”或“六安
茶骨”。

这些“茶骨”虽为下脚料，却保留了茶
叶的丰富内含物质，且因其木质化程度高，

极其耐泡。更重要的是，它们价格极为低
廉，非常适合作为大众日常饮品的大宗原
料。

四、南北殊途：从徽商北运到临涣棒棒
茶

祁门安茶产区位于皖南山区的阊江上
游。历史上，安茶及其副产品“茶骨”沿阊
江水路顺流而下，进入鄱阳湖，再转入长
江。一部分货物溯江而上，经裕溪口转入
内河航道，通过涡河、浍河等水系，最终抵
达淮北地区的临涣镇。

徽商在沿途贸易中，将这批廉价的“六
安茶骨”带到临涣。临涣茶馆的主人惊喜
地发现，这种看似不起眼的粗老茶梗，用当
地的回龙泉、龙须泉等古泉水煮沸后，竟能
释放出红亮剔透的汤色和甘醇柔和的滋
味。而且，它反复熬煮十余次而味道不减，
恰好满足了茶馆里往来商贾、百姓长时间
闲坐聊天的需求。

于是，“六安茶骨”便在临涣落地生根，
演变为独具特色的“棒棒茶”。六百年来，
这一习俗从未中断，成为淮北大地上鲜活
的文化遗产。

五、抗战断供与原料嬗变：从安茶茶骨
到“红茶棒”

值得留意的是，清末民初祁门红茶兴
起之后，其精制产生的茶梗，也顺着安茶早
已走通的徽商北运路线，沿阊江、鄱阳湖、
长江、内河水系一路北上，抵达临涣古镇。

也就是说，红茶的北上之路，其实是借
了安茶的路。这条由安茶开辟的商道，在
安茶兴盛时运送的是“六安茶骨”；待到安
茶衰微，它又自然而然地承载起了红茶梗
的北运——仿佛一条早已修好的管道，只
等新的货物注入。

安茶中断
祁门安茶（六安篮茶）的黄金时代止于

抗战。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长江及阊
江水路受阻，安茶外销通道中断；1941年香
港沦陷，南洋市场尽失。祁门安茶茶号陆
续关停，1945年最后一批安茶运抵香港后
彻底停产，此后沉寂近半个世纪。

这对依赖安茶精制副产品“六安茶骨”
的临涣棒棒茶而言，意味着原始原料突然
断供。

替代方案
为维持延续数百年的茶饮习俗，临涣

茶馆与北运茶商不得不寻找替代品：
祁门红茶梗：清末民初祁门红茶兴起

后，部分祁红精制产生的茶梗已随徽商北
运。抗战后安茶绝迹，祁红梗凭借相近的
产地背景和红亮的汤色，最先被引入临涣
充当安茶茶骨的替代原料。

六安黄大茶茶梗（六安骨/黄大茶骨）：
六安黄大茶历史悠久，在精制过程中会筛
出大量粗老茶梗——即传统茶行所称“六
安骨”“黄大茶骨”。黄大茶历来有北运传
统，其茶梗价格低廉、耐泡，随后也被引入
临涣，与祁红梗混合使用。

两者混合使用渐成常态，民间遂将二
者笼统呼为“红茶棒”。

至此，棒棒茶的原料完成了一次静默
的历史转换——从明清时期的祁门安茶茶
骨（六安篮茶之下脚），变为民国抗战后以
祁门红茶梗为先导、六安黄大茶茶梗继之
加入的混合配方。

从这个意义上说，临涣棒棒茶在抗战
之后的漫长岁月里，很大程度上就是“祁红
的棒棒”。祁门红茶精制筛下的茶梗，与六
安黄大茶茶梗一道，接力续写了棒棒茶的
生命。今天临涣茶馆里那一根根沉浮在古
泉水中的“棒棒”，既有祁门红茶梗的醇厚
气息，也浸染着六安黄大茶梗的清冽底韵
——它们共同构成了棒棒茶从明清到当代
未曾断绝的物质基础。

六、南洋呼应：马来西亚的“六安茶骨”
传统

有趣的是，同一批“六安茶骨”并未只
流向北方。

随着徽商的海上贸易网络，祁门安茶
大量出口至香港、两广及东南亚。安茶在
侨销过程中，其副产品“六安茶骨”同样被
带到了南洋各地。

在马来西亚及新加坡的华人社区，至
今保留着一段珍贵的记忆。据当地资深茶
人回忆：

过去中药店里可以找到两种茶，一种
是六安（安茶），另一种是六安骨（六安茶
骨）。它们是拿来入药作药引的。

此外，一些传统的餐饮店铺也会将陈
年的六安骨大壶熬煮，作为免费茶水提供
给顾客，既解渴又祛湿。

这一传统清晰地表明：东南亚华侨市
场不仅消费祁门安茶本身，也明确区分并
使用了其副产品“六安茶骨”——与临涣棒
棒茶所取用的原料属于同一物。

只不过，一个北上淮北，成就了茶馆里
的市井烟火；一个南下南洋，融入了华人家
庭的药膳日常。

结语
临涣棒棒茶，看似只是淮北小镇的一

种朴素茶饮，但其背后却牵动着一条跨越
数百年的茶叶贸易与文化传播链条。

它的原料——“六安茶骨”，源于明清
时期被岭南及南洋称为“六安茶”的祁门安
茶。这些安茶精制时产生的老茶梗，随徽
商的脚步一路北上，与临涣的古泉相遇，孕
育了独特的棒棒茶俗；抗战安茶断供后，祁
门红茶梗与六安黄大茶茶梗相继替补，形
成了今天“红茶棒”的俗称；与此同时，同一
批安茶茶骨也随商船漂洋过海，在马来西
亚等地的中药房中，默默守护着海外华人
的健康。

从淮北古镇的茶馆，到南洋街巷的药
铺，一根小小的茶梗，串联起的是同一个

“六安茶骨”的南北传奇。而在安茶断供之
后的岁月里，祁门红茶梗与六安黄大茶茶
梗——尤其是“祁红的棒棒”——接力延续
了这一杯六百年的茶汤。

这不仅是棒棒茶的历史正本清源，更
是中国茶叶跨地域、跨文化传播的一个生
动缩影。

“小暑大暑，上蒸下煮。”天刚蒙蒙亮，
推开窗，热浪就扑上来了。小暑到了，这时
候的太阳还不算最毒的，可那股劲头已经
透出来了。所有的征兆，都藏在农谚里。

“小暑一声雷，倒转做黄梅。”这句农谚
说的是天气。正午还是响晴白日，太阳毒
辣辣地挂着，刚到下午三点多，西边山头忽
然蹿上来一团乌云，雷声紧跟着轰隆隆地
滚过，雨点便砸了下来。还没等人看够，云
就裂了，雨也收了，太阳又从云缝里挤出半
张脸。

可惜，这种雷雨并不常见。更多时候，
是“小暑南风十八朝，晒得南山草也焦”。
这句谚语不假，南风从早到晚呼啦啦地刮，
把空气里最后一丝潮润都卷走了。这就是
小暑的脾性。

庄稼人过日子，节气是刻进骨头里的历
书。小暑前后入伏，农谚便转向地里的活计。

“头伏萝卜二伏菜，三伏里头种荞麦。”
什么时节该种什么，农谚记得清清楚楚。
日头最毒的晌午，地里照样有人在弯腰。

早稻正在灌浆，穗子一天比一天沉。
老农每天沿着田埂走几遭，捏捏穗头，捻捻
谷粒，心里掐着日子。“小暑割不得，大暑割
不彻。”割早了，籽粒没饱；割晚了，赶上伏
雨落粒，大半年的汗水就白流了。

菜园子里倒是热闹。西红柿涨得通
红，辣椒紫亮亮的，豆角架上垂下来一道密
匝匝的绿帘子。女人挎着竹篮钻进去摘，
袖口被汗水洇透，贴在胳膊上，鬓角的碎发
黏在腮边，也顾不上拢一拢。

日头往西一斜，燥热总算懈了些劲。
村口老槐树底下，竹椅子晒了一整天，坐上
去还烫屁股。老爷子摇着蒲扇，茶缸里的
粗茶续了又续，早已寡淡如水。“小暑热得
透，大暑凉飕飕。”他有一搭没一搭地念叨

着，也不知道是说给旁边的人听，还是说给
节气听。

“小暑不算热，大暑三伏天。”真正的火
候还在后头。

回过头再想“上蒸下煮”这四个字，忽
然品出另一层意思。那蒸的煮的，哪里是
人的肉身，分明是大地自己。小暑像天地
间支起的一口大锅，底下文火慢烧，锅里咕
嘟咕嘟翻着水汽。它把稻子熬得金黄，把
瓜果煨得透甜，把整个夏天慢慢煨成一坛
子浓酽的醇酒，单等着秋天来揭盖子。

这些农谚，是老祖宗留给节气的一双
耳朵。那是千百年间，人与天地一来一往
的絮叨，每一句都长在土里，又飘在风里。

农谚里的小暑，是大地这本日记中最
烫的一页，农人读懂了它，便用最朴素的句
子传了下来。如今摊开在我们面前，字迹
还微微烫手。

一根茶梗牵南北
——从淮北茶俗到南洋药茶的文化溯源

刘平

山有山的故事，水有水的清
名。淮北市东部的山，既有故
事，又有清名，因在山的环抱中
一泓清水的缘故。在水的西北
角不远处，有处红瓦粉墙的山
村，那便是榴园新村了。山村依
山而建，错落有致，功能齐全。
每到农历的五月，麦黄时节，满
山榴花红，似霞似火，染红了山
村，染红了人们的脸庞。她在南
北两山之间，成为一景。

连续多年的石榴旅游文化
节，使其闻名遐迩。

但问一下老辈人，向他们提
起榴园，他们便会说：呃，你讲的
是宋庄子吧？是，就是这个行政
村，曾经的名字。

回想上学读书时，曾有“学
农”的课程，学校组织我们去宋
庄子学农。当时年龄小，未出过
远门，未见过什么大山，仅在学校
北方十多里有座相山，也只是远
望而已，从未去过。这次要到东
边的山区学农，同学们都挺兴奋
的，挎着书包，排着队便上路了。
学校在濉溪老城这边，宋庄子在
东山那边，几十里的路，同学们要
一步一步走出来。老辈人讲走旱
路为“起旱”，同学们走了一段后，
倒真“起汗”了。

依稀记得当时的生产大队，
把我们安排在小学校里住宿。
恰逢暑假前后吧，同学们都放假
了，我们就睡在小课桌上。白天
的学农，也就是帮生产队翻红芋
秧，拔玉米地里的草。因雨天多
了，红芋秧易生“腰根”，影响红
芋长个，要过一段时间翻一次。
我们便干这个活。这是同学们
第一次“躬身泥土，心读悯农”
吧。当时同学们年纪小，个头儿
也小，这也算是“才尽其用”吧。

半个月的学农课，印象最深
的，就是晚上蚊子特多。当时有
位同学们喊他李大爷的社员，割
了些艾草，晒得大半干，点着了
帮我们熏蚊子。甭说，效果还真
好，搁现在说，也算“生态驱蚊”
吧。李大爷，你现在还好吗？我
们永远感谢您，记得您。

话扯远了。有这点“渊源”，
对榴园就特别关注了。近几年
一年一度的石榴旅游文化节，四
面八方的游客，使宋庄子，不，榴
园新村，远近闻名了。游客记住
了软籽石榴的甘甜，石榴酒的甘
醇，山红芋的甘美，山里人的热
情好客，榴园的名字，便传向千
里之外。

现在的榴园村，村内道路已
硬化，自来水也通到各家各户院
内，甚至灶台，党政服务中心的
小广场，成了人们休闲娱乐的好
去处。那村容村貌，哪里还有当
年石墙茅草屋的半点影子？只
有那口“四眼井”尚在，向人们诉
说着当年先辈们奋斗的精神和
过日子的艰辛。当年村东的泄
洪水沟，也被村民们改造成了水
库，水面不时有鱼儿跃出，引得
三五钓客端坐太阳伞下，两眼不
眨地瞅着渔标儿；再向东一点，
塔山旁的仿古建筑中国石榴博
物馆，金碧辉煌，把石榴文化展
现得淋漓尽致：宜林即林，宜果
即果，林农套种，抓好林下经
济。村民们选择了栽种石榴致
富，找对了路子。石榴，适宜当
地生长，现在尚存的明清石榴
园，仍旧年年老树新花，硕果累
累，便是佐证吧。

有时间总想去榴园村逛一
逛，不为别的，就是为了那份情
感，那份难忘的记忆。

终是盛开了
那泓心事
在这朱明轻夏

葳葳蕤蕤
亭亭青盖遮不住
半亩方塘装不下

徐渭不敢着墨
濂溪无从落笔
还是藏起来吧

藏在
唐诗宋词的余韵里
等你来读，或者风干

拉魂腔是家乡人对泗州戏
的爱称。家乡人对拉魂腔的喜
爱，不亚于甚至超过了河南人对
豫剧，上海人对昆曲、对苏州评
弹的喜爱。人们说，三天不听拉
魂腔，吃饭都不香。拉魂腔男角
的唱腔高亢嘹亮，“十里以外听
得着”。女角的唱腔婉转、悠扬、
柔美。以前，家乡常有拉魂腔戏
班子活跃着。逢年过节或农闲
的时候，戏班子就在乡下找一块
宽阔的空地唱起来，男女老少便
丢下不太要紧的活计，络绎不绝
地跑去听拉魂腔，简直是“耕者
忘其犁，锄者忘其锄”。散了戏
就乐呵呵地回家，等着再听下一
场。

拉魂腔在家乡的演出起源
于清乾隆年间，至今约有两百多
年的历史。濉溪县1957年成立
了“ 安 徽 省 濉 溪 县 泗 州 戏 剧
团”。后来，濉溪县曾有“大团”

“小团”两个剧团，其大团就是泗
州剧团。著名的泗州戏演员有
王玉金、王玉花、赵天玉、吴长
品、魏胜云等。伴奏的乐器有琵
琶、笛子、高胡、低音二胡，打击
乐器有锣鼓、镲、边鼓、梆子等。
演出的剧目有小戏《拾棉花》《喝
面叶》等。传统剧目有《樊梨花》

《皮秀英爬堂》《秦香莲》等。《樊
梨花》一剧还赴京演出，受到名
人田汉、吴祖光的好评。《人民日
报》评论说“泗州戏是淮河两岸
的一朵鲜花”。毛泽东、刘少奇、
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还在怀仁
堂观看了《拾棉花》。1959年大
团的赵天玉、范秀岭被抽调赴新
疆慰问演出两个月。1959 年 4
月，中央新闻制片厂来淮北拍摄

《千里淮北织银河》，泗州剧团自
创的《淮北春雷》也参加了拍
摄。11 月，濉溪县大团在蚌埠
工人文化宫演出传统剧目《灵堂
花烛》，招待谭震林副总理。演
员魏胜云还被抽调到福建前线
慰问演出，受到人民解放军的高
度赞扬。

家乡的拉魂腔，唱词唱腔朗
朗上口，易学易唱。伴奏也不复
杂，一支竹笛可以，一把琵琶或
一把二胡也可以。家乡的老少
爷们大多能吼上两嗓子，以前，
家乡的上空常常回响着拉魂腔
的声音。

白天在田里干活都是以生
产队为单位，人们便一边干活一
边哼起了拉魂腔：“大路上来了

我 陈 士 铎 ，赶 会 赶 了 三 天 多
……”“七月里那个十七八……”

“石榴花儿红似火，梅翠娥头上
戴一朵……”人们唱得投入，唱
得悠扬，唱得够味，听的人也陶
醉入迷。收工回家的路上，男男
女女也会情不自禁地放声高唱，
你一句我一句，遥相唱和，此起
彼落。拉魂腔使人们似乎忘却
了一天劳作的疲劳。

夏夜，劳累了一天的人们，
不约而同地带着小板凳、苇席或
软床子来到生产队的打麦场上
乘凉。不一会就有人唱起了拉
魂腔，还有人用笛子、二胡、琵琶
伴奏。男的高唱“我老汉种瓜多
辛苦，浇水上粪把瓜压，这谁家
的 小 祖 宗 ，偷 了 我 的 麦 茬 瓜
……”，女的便唱“七月里那个十
七 八 ，砍 罢 了 秫 秫 拾 棉 花
……”。听的人便用手中的芭蕉
扇在腿上或背上拍打蚊虫的同
时，打出了拉魂腔的节奏板眼，
跟着附和。夜深了，唱累了，有
人开始打瞌睡。少数意犹未尽
者，便和着夏夜习习的凉风和空
气中淡淡的麦香，高谈拉魂腔的
起源和发展，谁谁是名角儿，某
某小丑演得好，哪个旦角儿长得
好、唱得好等等轶闻趣事。

春节期间，是家乡拉魂腔演
出最红火的时候。哪些地方有
声望戏迷们便自发地找人搭戏
台，请拉魂腔戏班子来演出。还
筹资请大团的赵天玉、王玉金、魏
胜云到乡下演出人们最爱听的

《樊梨花》《灵堂花烛》《拾棉花》
《秦香莲》等剧目。听一天还不过
瘾，晚上还要求接着唱。虽然时
近隆冬，哪怕是刮着寒风，飘着雪
花，也照听不误。拉魂腔给家乡
的老少爷们儿带来了无限欢乐，
让他们春节也过得有滋有味。

现代科技让人们的文化生
活日益丰富，可是很少再见到拉
魂腔的身影。老艺人一个个渐
渐仙逝，年轻人也不会唱。现
在，即使我“独在异乡为异客”，
也忘不了家乡那醉人的拉魂腔
啊。家乡啊家乡，何时能再听到
那醉人的拉魂腔啊！

农谚里的小暑
谢正义

青砖漏隙送斜阳，竹椅吱呀旧日光。
炭火炉膛红蕊吐，砂壶水底白毫藏。
霜丝老客流年换，醒木茶烟一味长。
半盏清汤浮旧影，杯间甘涩话沧桑。

五月熏风，龙脊山
把三百六十多米的骨骼
向着淮北平原挺起

我沿着大方寺的残砖走来
鞋底沾着唐宋的墨香

不觅张果老的蹄印
不听龙吟湖的低吟浅唱
只看漫山榴火，泼洒霞红
把贫瘠的石坡，烧得滚烫

钻进明清古石榴园
八百虬柯
皴裂的树皮裹着风雨
那是岁月留下的遗踪

盆景园里，匠人细剪时光
把皖北的粗犷
雕琢成苍枝盘曲
凝作一帧流光丹青

拾阶而上，半山腰的石榴博物馆
徐徐摊开千年榴乡史册
一袭榴裙自唐宋迤逦至今
诗书风物，尽藏一室安然

暮色里榴柴炖鸡的香漫过檐角
新榨榴汁，在杯盏间
漾着榴花浸染的深红
像把整个五月滤成甜

四眼井的碑石静静卧着
当年钢钎凿透岩层的铿锵
是热血铸在石缝的惊叹
比“不出皇帝出神仙”的古老民谣
更滚烫，更刚毅

从前“有女不嫁榴园村”
瘦枝结着酸果
今人把石头种成花海
粒粒榴实撑满希冀

伫立观日台远眺
万亩榴园
早已褪去贫瘠传说
重续了石头的魂

剥开一颗红宝石般的石榴
千房同膜，千子如一
这日子，比古寺的钟声更踏实
这活法，比张果老的仙丹更蜜甜

我在古园，循着铁骨铮铮的老根
触到它深埋的年轮
挂上一枚属于自己的铭牌
静待秋深

榴园
李军

家乡的拉魂腔
郭兴华

塔山榴色忆流年
祝体睦

临涣棒棒茶
梁永坚

月亮隐进斑斓霓虹里
繁华喧闹填满街巷缝隙
心底空出一块缺口
怀念旧时不染尘埃的月光

八十年代的月光格外清亮
儿时的我固执认定
人间最暖的一盏灯
悬在村口，是那轮月亮

圆月化作天上玉盘
村口哨声划破夜色
赤脚奔跑，踩碎一地银霜
晚风拂过衣角，笑声撞在土墙

弹珠碾过斑驳光影
沙包起落追逐嬉闹
跳皮筋的调子绕着树梢轻摇
月光漫巷，藏着捉迷藏的欢笑

蝉声渐渐沉寂
蛐蛐在草丛浅吟低唱
夜色温软，像母亲宽厚的手掌
轻轻拢住我完整的童年

待到村口传来归家的呼唤
拍净衣襟沾着的尘土
把溶溶月色妥帖收藏
成记忆里再也回不去的
故乡旧时光

村头的月亮
郝雅迪

一朵莲的心事
梁晶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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